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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姥山下

福鼎山村年月漫，文洋占脚忆长呦。

那年七岁逢兵至，正是红军到此留。

身比同侪高半尺，人言伶俐志方遒。

刘英抚首轻声唤，小鬼机灵共守陬。

自此常随兄弟影，踏上高峰作先筹。

战壕早筑山顶上，四野全收眼底眸。

遥看桐山连峻岭，又瞧五岱岩洞幽。

首长训诫声还记，若见敌兵速报瞅。

大队来临即报警，零星几个不需抠。

我们几个轮流守，趴伏壕里眺山沟。

每望远方心戒备，常思使命怎来周。

红军待众恩深厚，教唱军歌意韵柔。

政委歌声尤悦耳，孩童蹦高赛飞鸥。

尽管歌词未全懂，欢快调儿脑际讴。

一连战士村中住，八百雄师志待酬。

晒谷场上全兵影，准备攻城氛却悠。

粟裕化名叫金米，刘英掌文共相谋。

文武相谐配合妙，益彰互得解群忧。

红军到此乡亲喜，支援部队情义投。

宰猪碾米倾所有，只为亲人解困愁。

赣俗嗜辣汤呈赤，我立旁观盼竟羞。

可夫夹肉情真切，短瞬之间心猛抽。

他忙抱我轻声慰，慢享佳肴莫最牛。

夜晚宿营枪向下，问询家父这缘由。

答言同志皆兄弟，枪口朝低免误勾。

村中壮烈三人逝，就像北方凛风飕。

堂兄孔炼为乡主，少山鼎平重任庥。

头颅不幸遭敌砍，每思此事泪难收。

曾经买菜遭惊险，躲避松洋大路踌。

只从坑底沿溪走，小路悄然启物流。

一次微量防被晓，多人接力解需求。

我爹管钱青年派，分批购归尽衣馐。

忽获刘英永别讯，田间劳作泪无休。

身蹲在地悲声起，泪洒衣衫连续咻。

巧妙指挥打胜仗，经常传令到小楼。

曾记教唱还夹肉，常将安慰暖心头。

音容笑貌今还在，哪料阴阳却隔秋。

时光消逝情难抑，铭记当年放哨丘。

百姓接传全记取，先烈英勇雄姿赳。

现在青年怎会意，故事听来像美洲。

夜深人静常追忆，昔日年时脑海游。

胜利歌声耳边绕，战士笑容不会丢。

峥嵘过往多深刻，岁月匆促似涧湫。

事迹虽随我辈去，只期后代颂扬稠。

余生有日常讲述，英雄事迹播九州。

注一：1935年 10月，红军挺进师入

闽。刘英（1905.11—1942.5），红军挺进师

政委，曾化名“可夫”“越人”；粟裕

（1907—1984），红军挺进师师长，曾化名

“金米”。

注二：“桐山”“五岱”“松洋”“坑底”

均为地名。

注三：少山，全名李少山，原名“少

金”，1896年生于福鼎贯岭文洋下洋自然

村一个农民家庭。1934年在王宏文、林

老阙的引领下参加革命队伍并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5春任下东区土地委员会主

席，1936 年任鼎平人民革命委员会主

席。 1937年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壮烈牺

牲。

春天总是那么绚丽多彩，孩子们的生活

总是那么愉悦。

一天早上作文课，老师跟我们一起玩

“贴嘴巴”游戏。

老师先把三张“没嘴巴”的三毛头像贴

到墙上，再从同学们中挑出小绿，紧接着把

与三毛分离的嘴交给他。这时，老师用丝巾

把他的双眼蒙住，转三圈后，把他带到离头

像 1米远处，就开始游戏。

阳光似流水，一会儿躲到窗下，一会儿

躲到桌下。然而，他并不注意这调皮的阳

光，便缓缓向前走去。只见他先是摸了摸右

边的一张三毛头像，可摸了半天也摸不出什

么，反而把头像撕下了一个小角角。同学们

哈哈大笑起来。于是，他不停转变目标，把

三幅三毛的头像全都摸了一圈，可什么都摸

不出。终于，他停止在最后一幅三毛头像

上，先是随手一摸，再是用力一拍，顿时同学

们哄堂大笑。他马上意识到不对，便又摸到

嘴巴，重新拿起。每当他的手即将要放下

时，大家使劲叫道：“对了，对了。”他便一拍

即合。可当取下丝巾，他脸色一变，大叫一

声：“天呐！”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有的捂着

肚子笑，有的仰头大笑，有的笑得直跺脚，说

道：“这个三毛只能喝牛奶，不能吃米饭喽！”

原来，他把三毛的嘴巴贴到了他的一根“毛”

上。笑声此起彼伏，飘满了整个教室。

游戏即将结束，同学们的那一张张灿烂

的笑脸，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构成一幅春

的画卷，美丽动人。 □ 吴培雯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县前岐镇罗唇村是

福建与浙江两省滨海交界处，有闽头浙尾之

称地，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第二故乡。

1990年 11月，我在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

院外科实习时与吕玉良老师交流中，不经意

间聊到了宜春正在征冬季兵，吕老师说：“医

务工作者很伟大，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同

样伟大的还有人民子弟兵，他们也在默默守

护着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这句话激起了我

内心的层层波浪，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父

亲曾经在部队服役 8年，从小受父亲的熏

陶，当兵是我童年的梦想，特别是当海军，从

那一刻起，我许下心愿：今年一定要报名参

军！

12月，经过体检、政审、家访等层层选

拔，我如愿从宜春市人民医院的实习生成为

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

1991年 7月，我从安徽某海军新兵训练

团专业学习后分配到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县

罗唇某海军部队任文书，后又借调福建海军

基地宁德某导弹快艇支队政治部从事宣传

报道工作，1994年 9月考取江苏省镇江陆军

船艇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罗唇某海军部

队政治处工作。

时间很快，三十余年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艰苦的岁月依然历历在目。罗唇给我军

旅生涯留下了美好而难以忘怀的回忆，总感

觉这里是我记忆最深、最为思念的第二故

乡。

2015年 10月 25日-27日，原海军某部队

复转（退役）军人 280余人相聚在福建福鼎，

相约去第二故乡罗唇走一走、看一看，回忆

一下当年的青春岁月、军旅时光。虽然当时

忙于工作，但是当我接到原某海军部队首长

陈纪勇邀请电话时，心早已飞向了时隔二十

余年前驻扎过的罗唇军营，似乎看到了美丽

的水兵大楼、聆听值守岗哨海浪拍岸的声

音，停靠在码头雄伟的军舰……

以前，这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险峻的盘

山公路，由福鼎县城经前岐镇通往罗唇。当

年的战士都知道，罗唇条件艰苦，有不少南

来北往的舰艇战友，都会异口同声地说：“罗

唇这地方我们去过，连电都没有，特别是夏

天出海训练回来，战士们端着脸盆、提着桶

到处找淡水洗脸冲澡，太艰苦了！”

记忆飞回 1991年 7月，来自江西省宜春

籍的 14名战友从安徽某海军新兵训练团分

到罗唇，在宁德三都澳港口登上日思夜想的

军舰。我第一次见到蔚蓝的大海，低空飞翔

的海鸥，内心非常激动。当时海上风浪大，

海上航行不到半个小时，不少人就感觉晕

船。其中三位战友反应特别厉害，呕吐物喷

到船舱里，被首长训了一通：“就你们这个德

行，还能当海军，以后还怎么出海训练、打

仗、保家卫国……”训归训，此时一位老班长

端来水让战友们冲洗，虽然当时觉得受了委

屈，心里不服气，但老班长的言行举止让我

感到非常亲切。

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部队苦不

苦，主要看晚上。的确不无道理。福鼎罗唇

条件艰苦，其实，白天没有多大区别。只有

当夜幕降临，总感觉到军港的夜晚根本不像

苏小明《军港之夜》唱的“年轻的水兵头枕着

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那么浪漫；我

更感觉到这里的环境有点像张雨生唱的《大

海》。

驻地偏僻、交通不便也就算了，当年我

在部队任文书时，与政治教导员交流时，他

说，部队以前第一大“苦”是驻地竟然不通

电。因此，晚上的各类活动，都必须在 9点

钟之前完成。他说记得 20世纪八十年代

初，电视台正在播放《霍元甲》《陈真》等官兵

喜爱的热门电视剧，但无论剧情多么精彩，

晚上 9时熄灯号一响，都不用关闭电视机，

发电机一停，电视机戛然而止。只有到了节

假日休息时间，部队才会特批适当延长发电

时间，让官兵们多看会儿热门的电视剧，放

松一下身心，调节一下情绪。

看电视的困难，还不只是一个 24小时供

电的问题，还有电视信号的问题。即使发电

问题解决了，电视信号也是自己难以解决的

问题。每年为了能看上一台完整清晰的春

晚，部队领导想尽办法，早早地向兄弟单位

流江岸勤部政治处提出保障大年三十晚上

官兵收看春晚的需求，给予大力支持。其次

是对部队的所在电视机和天线进行一次调

试，确保性能状况良好，不出事故意外。再

次是安排几名战友做好保障预案，一旦信号

不好，就启动“人工收看”。所谓的“人工收

看”就是由一名或若干名战士举着电视天

线，移动到信号较强的山坡上或楼顶，手扶

着电视天线，确保其他战友能清晰地看完春

晚。如此这般，战友们在营区度过一个个难

忘的除夕之夜，收看了一届又一届的精彩中

央春晚，直至部队基础设施完善，才结束了

看电视信号差的悠久历史。

罗唇除了缺电，晚上官兵业余生活单调

之“苦”外，第二大“苦”就是每年防台风之

“苦”了。从夏季开始，一直到 10月底，东南

沿海一直受台风侵扰影响。台风一来，部队

舰艇和地方渔船都必须去锚地抛锚防台

风。战友们没日没夜地防台风，主副食品、

饮用水有限，天天罐头、咸菜、豆腐乳下饭不

用说，几天洗一次澡也是常有的事。就连留

守在营区的官兵也是罐头、咸菜下饭。台风

常常在晚上登陆，更危险的是，风雨交加的

夜晚，还要组织人员去检查营区、码头、弹药

仓库等军用设施是否安全，常常被强劲的台

风吹得连滚带爬，狼狈不堪。

偏僻罗唇的军营生活虽然是艰苦，但

是，事物往往也是一分为二的。单调乏味的

军营生活，也让官兵们养成了不少终生受益

的文化学习、文艺娱乐、锻炼身体等良好习

惯。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部队的吉他弹唱。

20世纪九十年代，吉他弹唱曾风靡国内外，

战友们节衣缩食省下本来就不多的津贴费，

辗转福鼎县城或者探亲返队捎带，买来了吉

他，利用录音带做教材，自学吉他弹唱。营

区草坪上、军舰的甲板上、码头边、宿舍里、

几乎都能发现弹吉他的战士身影。曾经我

也学过弹吉他，尽管五音不全、五线谱不识，

但也能照葫芦画瓢，鹦鹉学舌，边弹边唱《军

中绿花》《血染的风采》等歌曲。

除了学吉他，还有就是文学创作、摄影

照相、打球跑步、武术运动、制作舰模等等，

几乎每一位战友四至五年的海军部队义务

服役期，都学会了一项“雕虫小技”，有了这

些业余爱好，军营生活不再寂寞无聊。灯光

球场上，打篮球的龙腾虎跃、比赛正酣；码头

上，悠扬的吉他声徐徐传来，悦耳动听；有的

文学爱好战士正聚精会神伏案写着小说、散

文、诗歌寄往《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太

姥山》等报刊……我在部队服役期间曾在各

类报刊杂志发表作品 260余篇。

1996年 9月，受原福鼎县文学协会主席

谢瑞元同志的邀请，我参加福鼎县金秋重阳

笔会，与当地文联有名的青年作家周玉美、

朱立萍、罗健等人交流、探讨，增强了对文学

创作的认知，给了我新闻写作的精神食粮。

2002年 11月，我从部队转业，安置在江

西省宜春市。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文学创作

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很有力的助益。我想，如

果当时部队扎驻大城市或繁华的地方，未必

能安下心来学习，写作、撰稿。

12年军旅生涯的艰苦经历，奠定了我转

业回到地方从事新闻写作工作的坚实基

础。摄影拍照是我的最爱，来到江西省工作

的 10余年，总会抽时间端起相机，东拍拍、

西拍拍，寻找记录工作、生活美好瞬间。几

年来，我拍摄的照片和撰写的文章在中共中

央学习强国平台、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

国自然资源报》、《江西日报》等国家省级新

闻主流媒体发表作品 2000余篇（幅）。2019

年我被自然资源部授予 2019年度自然资源

系统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2018年至 2022年连续 5年被中国

新闻社江西分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在我人生中难忘福鼎罗唇，难忘军旅岁

月，更难忘第二故乡的苦乐年华和良师益友

…… □ 李绍荣

福鼎罗唇我难忘的第二故乡

“贴嘴巴”

奔百年龄
我来忆

□ 黄宝雄

2024年 3月 23日上午，魏春、朱乃

恩、陈秋枫三位采访了贯岭镇文洋行政

村占脚自然村 96岁的当事人李孔清。

李老口述八十九年前为红军放哨的不

平凡经历。有感于此段军民一家亲的

红色回忆，特创作诗作《奔百年龄我来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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